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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博物馆化的过程可以分为区隔、价值重构与展演三个步骤，其作用范围并不限于在博

物馆机构内赋予“物”以博物馆地位；而且可以超越博物馆的机构属性，通过策展式工作在全社会

范围内发挥作用。博物馆原本被认为是文化记忆的保存机构，但是通过博物馆化，博物馆参与到文

化记忆的生产过程中。同时，借由博物馆化这一工具，公共展演成为文化记忆再生产的一环。在文

化记忆的博物馆化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博物馆化突破了博物馆研究的领域，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其

作为博物馆学学科方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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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musealis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eps: differentiation, reconstruction and 

display. Musealisation does not means endowing “objects” with museum status in museums which considered 

as institutions. However, it means transcending museums and playing a role throughout society through 

curatorial work. Museums were originally considered as institutions for preserving cultural memories. 

Nonetheless, musealisation, museum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memories 

by musealisation. Meanwhile, with musealisation, public display have become a part of the reprod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e discussion about musealis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can breakthrough the field of 

museum research and  demonstrated its potential as a  method of mus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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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兹比涅克·兹比斯拉夫·斯坦斯基晚期研究

中，博物馆化（musealisation）是其构建其博物馆

学理论框架的重要一环。博物馆化的过程需要将物

从原有的语境和功能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相应的

“博物馆性”后，使之成为博物馆物。在早期，

博物馆化的概念往往与固化、化石化、木乃伊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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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象，作为其后果所产生的博物馆门类的扩张和

一系列的挑战仍然局限于博物馆机构内部，而博物

馆化的目的仍然是要赋予对象以博物馆地位。既

然博物馆学不应该只关注博物馆本身，那么，博

物馆就不是一个目的（an end），而是一种方法（a 

means）[6]。我们对博物馆化拓展的讨论就不应局限

在博物馆学的领域内。

斯坦斯基认为一门科学学科必须具备自己的一套

方法[7]，因此他始终认为博物馆学仍然是一个形成中的

学科。事实上，他一生所追寻的将博物馆学作为一个

独立学科的关键可能就在博物馆化这一超越了博物馆

机构的方法上。博物馆化开始于分离或暂停的阶段：

事与物（真实物）被从原生语境中分离以作为其所

构成的现实的代表性资料被加以研究。博物馆化作为

科学的过程，必须包括博物馆活动的整体：保存（筛

选、搜藏、管理、维护）、研究（编制目录）、传播

（通过展览、出版等）[2]3。如果仅仅把博物馆化作为

赋予对象博物馆地位的方法，则严重低估了斯坦斯基

的学术遗产。今天，我们对博物馆化的理解事实上已

经形成了一套可以作为方法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落

实在博物馆实务层面是以策展式工作（curating）来

呈现的。应该说，仅仅称其为策展工作并不准确，或

者说并不全面。正如curator的工作包含了学术研究、

管理、维系博物馆和捐赠者关系、教育活动、展览策

划、培养未来的curator等多项职能[8]；这里的curating

也包含了从甄选、研究、阐释到展示／展演的一系列

工作，但考虑其工作成果需要通过展示得以最终完

成，以及行文的简洁，以下暂且以策展指代从“物”

转化为“经过博物馆化的物”到最终展出的全过程。

博物馆化中的分离需要将对象从原来的语境

与功能中分离出来，从博物馆化的完成到博物馆

性的显现是一个剥离原有语境，之后根据展览需要

赋予新语境的过程。博物馆化中的价值重构是根据

工作对象的需要进行价值提炼并重新表达的过程。在

博物馆展览中，博物馆化最终成果需要通过展演来表

达，展演前的“物”处于一种博物馆化的悬置状态，

就像博物馆库房中的藏品只要没有被展出就永远无

法成为展品。因此展演是构成主义了解世界的关键

负面概念相关联 [1]；今天，我们区分了博物馆固化

（musefication）与博物馆化，被博物馆化的对象并

不意味着其失去活力，而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

同时也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博物馆化可以触达

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在《博物馆学关键概念》的论述中，博物馆化

是将一件事物的物质性与观念性自其原有的自然或

文化脉络中抽离，并赋予其博物馆地位，将其转变

为博物馆物或使其进入博物馆领域的操作[2]37。从这

一解释看，博物馆化作为一个过程被限定在了博物

馆机构内部。尽管门施（Peter van Mensch）认为斯

坦斯基花了过多精力来论述博物馆学是一门科学，

而对真正具有前瞻性的“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博

物馆化”的理论框架并没有深入探讨。然而，斯坦

斯基所提出的博物馆化概念在一开始就超越了作为

机构的博物馆[3]，是理解社会进程的过程，也是超越

机构的文化认知与批判分析的过程。

本文旨在讨论把博物馆化作为方法所进行的工

作，其目的并不是要赋予工作对象以博物馆地位，

而是探索博物馆超越机构属性进行文化记忆生产的

可能性。

一、区隔、价值重构与展演——超越 

机构属性的博物馆化

虽然在博物馆、遗产和旅游等不同的领域中，

都广泛使用了博物馆化这一概念，但博物馆学依旧

是博物馆化最重要的使用领域 [4]。在博物馆学的范

围内，严建强认为博物馆化的拓展引发博物馆门类

的扩大，现实人类生活的博物馆化产生了艺术博物

馆、行业与技术博物馆、文化景观博物馆和非物质

遗产博物馆，呈现出类型多样的博物馆世界，策展

的内涵也由此变得愈发复杂[5]。国际博协对博物馆定

义修改展开旷日持久的讨论，也正是由于博物馆化

的拓展，旧有框架已经无法涵盖新的博物馆类型。

这里所讨论的博物馆化的拓展，核心是博物馆物范

围的拓展，即那些曾经我们不认为可以进入博物馆

的“物”有可能成为博物馆藏品，成为博物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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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展览是表演文化的一

部分，而且能够被称为“物质表演” [9]。如果没有

最终的展演，博物馆化的过程事实上就没有最终完

成，“物”仅仅从原生语境中被剥离出来。

如果跳出博物馆机构的限制，从一个更为宽

泛的视角来看待博物馆化的过程，即博物馆方法社

会化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与博物馆的策展工作同样

经历了区隔、价值重构和展演三个阶段，但在具体

的操作上有一定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当博物馆化发

生，“物”不一定在物理形态上与其原生语境产生

剥离，但与原生语境中的其他部分做区隔仍是必要

的。这里的区隔本质上是一个识别的过程，让观看

者意识到博物馆化的对象有别于同一语境中的其他

部分。价值重构的过程则是让博物馆的对象脱离原

有分类框架进行文化包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物”也可能被编织进新的叙事中。而在最终的展

演环节，则不再局限于展览的形式，国家公园、大

型活动开幕式上的演出、树立纪念碑、建造地标性

建筑都在文化展演的范围内。

应该说，如果我们认可博物馆学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就不应该把博物馆化的过程看作是博物馆

的特权[10]，而是将博物馆化视为博物馆学这一学科的

方法。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对博物馆化这一概念的

使用并不是博物馆化的拓展，而应该说在博物馆机构

内策展仅是这套方法中的一个典型特例。在社会生活

各领域中以博物馆化的方法开展的策展式工作都可以

视为这套方法的作用范围。下文将以文化记忆的博物

馆化为例，来探索在全社会范围内，博物馆化如何保

存文化记忆，并参与到文化记忆的生产中。

二、经典化、容器、参与建构——文化 

记忆与博物馆化

在阿莱达·阿斯曼和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

论中，“文化记忆”所涉及的是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

维度。对人类来说，记忆基于大脑，属于脑生理学、

神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范畴。社会并没有一个实体的

“大脑”，因此集体记忆所储存的内容、这些内容被

组织整理的过程、这种记忆被保留的时间长短，远远

不是用人体自身能力和调节机制可以解释的问题，而

是一个与外部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和社会、

文化外部框架条件密切相关的问题[11]。承袭于哈布瓦

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阿斯曼夫妇把集体记忆分交流记

忆、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三种。其中交流记忆和社

会记忆会随着记忆主体肉身的消亡而消失，通常很

难超越三代人。而通过历史化、典籍、纪念仪式、

节庆等方式将社会记忆转化为文化记忆，可以使特

定的记忆在社区中传承两三千年的时间。

文化记忆的保存需要动用大量的社会力量，而

特定社群的力量是有限的，往往很难支撑起文化记忆

的建构。在今天，真正有能力保存文化记忆的，通常

是国家。这使文化记忆和国家历史高度同构，其本质

是在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主流形态之后，民族叙

事或者说主体民族叙事成为了国家历史叙事中的重要

部分，而这个叙事非常需要正统性认定。在保存文化

记忆的过程中，历史被筛选、被讲述、被重新认定价

值。最终记忆被历史化，成为经典典籍（经典化），

并被储存在博物馆、档案馆、遗址、纪念碑等空间

内。而周期性举行的纪念仪式和节日，则使得这些记

忆被反复讲述，即记忆的展演。在重复的操演中，记

忆和政权的合法性共同得到了巩固。

经典化的过程并不局限在历史文本中，事实上

博物馆化的过程中对“物”的挑选和价值认定促进了

经典化的发生。文物保护的实践总是涉及对文物的甄

别舍取，因而完全可以把它与将文本经典化的过程相

类比。将文本列入经典意味着这些文本得到了“封

圣”，其存在被宣告为不可侵犯[9]8。博物馆因此成为

一个强大的记忆场所与想象空间[12]。国家历史是可以

构建认同的。通过共同的历史关联，个体能够体验自

身作为整体的一部分 [9]9。这正是艾斯曼夫妇认为博

物馆是储存文化记忆的重要场所的原因。

当博物馆，尤其是国家博物馆凭借展览等方

式建构国家身份认同的时候，其已不再是单纯的文

化记忆容器，而是参与到文化记忆的建构中。这一

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正是博物馆化。当博物馆

化超越了博物馆机构，用策展式工作介入社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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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可以看到博物馆化正在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文化

记忆的生产。如果说不列颠博物院（大英博物馆）

的百物展是通过博物馆化展现对世界历史的想象，

那么2017年在中央电视台开播的《国家宝藏》则将

博物馆化作为一种方法，讲述国家历史，建构文化

记忆。《国家宝藏》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

纪录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制作的大型文博探索节

目，以“让国宝活起来”为口号，一经播出就引发

热议。《国家宝藏》中呈现的选自九家国家级重点

博物馆的27件文物，被认为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

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13]。以国家级媒介作为传

播平台，遴选文物的过程实际上带有官方认可的权

威性。由于是以综艺为体裁的展演，这些“国家宝

藏”故事的呈现带有一定的演绎和虚构成分，但其

本质还是为了说明其被识别的遗产价值，一旦文物

被选中用来讲述国家历史，那么其价值已经被编织

进文化记忆的叙事中。在哔哩哔哩等平台的弹幕中

出现了诸如“此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生中华家”

的评论。此类评论还经常被不同的用户重复使用，

形成了一种“仪式性”的行为。从《国家宝藏》这

一节目在青年受众群体中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看到

在博物馆机构之外，综艺节目借鉴博物馆化的方

法，实现了文化记忆的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接受与传

承，将特定人群纳入国家历史的叙事中。

三、文化记忆的再生产——公共 

展演中的博物馆化

文化记忆的形态和质量，受制于种种政治的和

社会的利益，也受到技术媒介的变化的影响[14]。今天

一些大型互联网社区，数以亿计的人们打破了原有

的地理格局，通过网络组成新的社群。线上社群用

户数的增长与全球化一起正在消解原来以国家为边

界的文化记忆，同时产生属于这个时代新的文化记

忆。传统文化记忆的危机使国家历史叙事受到了挑

战。旧有的文化记忆需要不断强化，反复确认；然

而文化记忆始终处于不断再生产的状态，新生文化

记忆取代部分旧的文化记忆，新陈代谢式的文化记

忆再生产是国家历史适应时代精神的变化而采用的

新叙事方式。

伴随着视听语言的不断更新，文化记忆的再生产

常常以一种当代奇观的方式出现。在“旧的”文化记

忆中，奇观指的是女娲补天或摩西分开红海这样的神

迹，由这些神迹构成的民族神话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

成部分。民族认同的基础往往就是基于对同一个神话

的共同信仰。而当代奇观则指通过视觉等感官震撼形成

的集体记忆。例如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在很大程

度上被认为是塑造日本国民形象的一次历史事件。除

至今仍被不少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主题馆建筑——太阳

塔，大阪世博会创下了入场者多达64218770人次的惊

人记录，还制造了诸如日本的圣诞节要吃肯德基的全

家桶、喝明治保加利亚式酸奶等日本全国性的“新传

统”。而人们对日本人遵守秩序、讲究卫生的总体印

象也是通过这一届世博会在形成的。事实上，各国都

积极地通过承办世界级的活动来彰显自己的文化。世

界博览会、顶级体育赛事的开幕仪式，甚至串流音乐

排行榜和流媒体平台上的影视作品都成为各国文化

展演的舞台。这种展演的实质就是以博物馆化为工具

生产新的文化记忆，新旧文化记忆交织在一起，有时

候甚至会产生强烈的张力导致某种程度的文化撕裂。

2021年7月，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终于拉开

了帷幕，其开幕式的演出部分在舆论场上引发了激

烈的争论。开幕式上出现了理解门槛颇高的但颇具

“日本性”的舞踏、歌舞伎，但这些并没有如同在

里约奥运会闭幕仪式上的“东京八分钟”那样，获

得交口称赞。在“东京八分钟”里，哆啦A梦、足球

小将、Hello Kitty、吃豆人，甚至扮演成超级马里奥

从水管中纵身跃出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正是日本自

20世纪80年代至今向全世界输出的新日本文化，其

与东京奥运会上的日本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形象。可以认为这两种并存的文化形象其实是日本

希望通过奥运会的舞台展演其文化记忆的尝试，一

旦新形象受到更广泛的认可，就有可能与旧有的文

化形象共同编织入新的文化记忆叙事中。

奥运会的开幕式从来不是单纯的文艺表演，在

看似追求奇观的表象下隐藏着举办国讲述历史、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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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文化的诉求。这类影响巨大的公共展演性活动在

编排时的文化创意工作，某种程度上已经不自觉地

采用了策展式工作方法。如果比较一下奥运会开幕

式和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他们都面临着类似的

挑战，即怎样讲述这个国家最精彩的故事。

回顾一下21世纪人们印象较深的几届奥运会开幕

式。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上“爱琴海”被搬进了

会场，古希腊戏剧、希腊神话、大理石雕塑这些要素

展现了希腊作为奥运会的发源地的最为人熟知的文化

符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华文化在画卷上

展现，四大发明、文房四宝、礼乐、儒学、太极、长

城、丝绸之路，这些文化要素轮番上演。到了2012年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英国人秉承着莎士比亚的传统玩

起了戏剧，憨豆先生、哈利·波特、披头士这些在全

球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在开幕式上呈现。

下面用博物馆化的过程来分析一下其中的北京

奥运会开幕式。首先是分离。在开幕式中出现的太

极拳、击缶、活字印刷并不是真的要练拳、奏乐和

印刷，这些行为的原始功能被分离了，通过意义重

构，分别代表了处世哲学、礼乐秩序和古代科技。

然后，这些文化意象以文艺表演的方式进行展演。

太极、击缶和活字印刷呈现的方式和顺序编排，类

似于策展工作中对展品和展览内容的组织。文艺表

演节目的编排中当然有相当专业化的部分，正如展

览策划的过程里需要对展品展开深入的研究和阐

释；但其目的都是将工作对象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

值通过展演性的方式呈现出来。

同样的，英国人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让憨豆

先生、J. K. 罗琳和披头士演出也不是要宣传特定的

演员、作家和乐手，而是区隔了这些人与自己作品

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意义重构来表达英国文化在

全球流行文化中影响力。

除了这种仪式性质或演出性质的展演活动，纪

录片、城市宣传片也属于公共性的展演活动。人们

经常会困惑于国内城市纪录片对不同城市都以类似

镜头来表现，古代建筑、山水风景、摩天大楼、高

新区延时摄影、早上打太极的老人、街头跳芭蕾的

舞者、商场里提着购物袋的年轻人和庭院里写毛笔

字的人。如果没有片头字幕和一些地标建筑，我们

几乎无法区分这些城市。如果从博物馆化的角度来

看，这些城市纪录片的拍摄工作在“分离”步骤就

出现了要素选取雷同和区隔偏差的问题，让各要素

看起来都处在极不合理的语境中。博物馆化的虽然

需要赋予对象新的语境，但观看者对新的语境仍然

有“合情合理”的要求，搭建新语境的过程并不是

各要素的随意组合，而是取决于价值重构的需求。

有些时候，博物馆化甚至需要为对象复原原生语

境，以方便观众理解。

面向全球的国家文化展演，在加入博物馆化

的视角之后，其时间和空间跨度变得极为宽广。文

化的价值超越了对于奇观和纯粹视觉刺激的极致追

求，让公共展演成为讲述特定文化故事的潜在场

域。这种文化展演，最终以奇观的形态产生新的文

化记忆。尽管新旧文化记忆不可避免地会相互竞

争，但在竞争过程中所产生的讨论实际上起到了类

似于纪念日仪式的作用。文化记忆通过在人群中被

反复讲述和相互确认，实现新陈代谢。

四、结语：博物馆方法的社会化

把博物馆作为方法，是把博物馆化理解为一种

对待、处理信息的方式，通过策展式工作实现社会

生活的博物馆化，是博物馆以一种非机构化的角色

通过分离、价值重构和展演性活动三个环节进行社

会实践的探索。当博物馆化不再止步于赋予对象博

物馆地位，而是延伸到展演环节，同时超越博物馆

的机构属性，就存在着从方法的角度探索博物馆学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博物馆原本就被认为是文化记忆的保存机构，

而实际上博物馆正通过展览这一方式介入文化记忆

的生产。通过广义的策展式工作，博物馆化在全社

会层面对塑造和建构文化记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在公共展演的舞台上，博物馆化也成为强大的故

事讲述工具，让文化记忆得以更新和再生产。通过

这样的实践，我们可以寻找到更多博物馆参与社会

生活细节的方式，也许这才是博物馆真正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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